死后承继法律简化
有关建议今日发表

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对有关死后承继的法律作出一系列的简化和符合现时情况的修订。

委员会今日（星期五）发表了「遗嘱、未留遗嘱情况下的承继以及死者家属和受供养人士的供养问题」研究报告书。

委员会和一个以麦雅理为首的小组委员会，花五年时间对这个复杂而重要的法律范畴作出深入的探究后才完成这份报告书。

报告书的建议考虑到自一九七一年曾作出的一次有关这方面法律的全面检讨后，一些社会和法律上的发展。

此外，近年一些海外地区新订的法例亦为本港提供了有关其他地区如何改进这方面法律的有用实例。

委员会的建议将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士，因为其触及的情况包括了有立遗嘱者和未立遗嘱者死后的承继。

法改会认为管束签立遗嘱的现行法律过于技术化。

现行的「遗嘱条例」订定了好些形式上要求，一份遗嘱必须符合这些要求方为有效。

其中，尤以要求立遗嘱者的签名须在某指定地方—即遗嘱之末端，便曾经引致遗嘱被判无效，因而不能达致签立遗嘱者的清楚意愿。

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作出修订，以大幅放宽这些形式上的要求。建议的修订保留现行要求立遗嘱人须在两名证人在场时签署遗嘱的规定。

虽然现行对签立遗嘱的形式要求过份严格，但却又附带一项过份松懈的条款。该条款现时规定，华裔立遗嘱人如果全部或相当大部分用中文书写遗嘱，并加签署，则即使未能按照订定的形式签立，亦视作有效。

这条款使到大部分人士有机会签立非正式遗嘱，而其真确性无须受查核。

委员会认为这种缺乏防止伪冒安排的做法并不理想，经参考其他普通法地区新订的法例后，法改会建议取替现行有关中文遗嘱的条款。

该会建议制定适用于所有遗嘱的条文，规定凡遗嘱只要是书面文字，由立遗嘱人签署或代其签署，而法庭认为立遗嘱人有意使该份文件成为其遗嘱，则无论该文件是否符合形式上的要求，仍应被视为有效遗嘱。法改会相信，这条文将可确保有关法律得以简化和较为明确。

委员会亦建议对遗嘱条例作出一些非基要的修订，目的是废除现行一些古旧条文所引起的不合理情况。

很多死者并未留下遗嘱，因此被列为「无遗嘱者」。一九七一年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对如何处理无遗嘱者遗产的方法作出了规定。

该条例包含很多规则，均假设未立遗嘱的死者，如果立遗嘱，定会希望把遗产留给他们的近亲的。

最基本的假设是死者会希望由遗下的配偶及子女平均分配其遗产。

但委员会认为，现行的法例并未能充分实施上述假设。

现时，如果无遗嘱者遗下子孙，则其尚存配偶只有权领取五万元以及其余剩余遗产的一半；而如果无遗嘱者并无子孙，则其尚存配偶可领取金额为二十万元。

委员会认为这些法定遗产的现行水平太低，而现行条款亦不能直接授予尚存配偶有权以法定遗产取得无遗嘱者于其婚姻住所的利益。

委员会因此建议将尚存配偶可领取的法定遗产水平提高，有子孙者应为五十万；无子孙者应为一百万元。

上述金额会较切合现时的地产价格，并且应该足以让其购买一般的小型婚姻住所。

委员会亦建议尚存配偶应有权获得死者名下婚姻住所的利益，而提高法定遗产水平将有助该配偶行使这项权利。

委员会认为现行法律另一个未能使人满意的地方，是关于无遗嘱者的个人动产。

根据现行法例，无遗嘱者倘若不单遗下配偶，且尚有其他亲属，则其尚存配偶不能承受其个人动产。

该尚存配偶最多只可以用其法定遗产购买那些动产，而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家庭纠纷。
委员会因此建议尚存配偶应可从无遗嘱者承受通常一间婚姻住所理应具备的家庭用品及个人物品。
委员会又认为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对子女的定义引致运作上的不公平。
现时的情形是，当夫妇二人都是再婚，丈夫以前的子女被视为第二任妻子的子女，但妻子以前所生的子女则不被视为第二任丈夫的子女。非婚生子女亦未包括在条例内。
委员会建议对子女采纳新的定义，以废除上述不合理情况，并规定解释子女关系时无须理会其是否婚生。
非婚生的观念亦不公平地影响对非婚生无遗嘱者的亲属承继权的决定。同样，委员会建议在决定承继权时无须理会无遗嘱者是否婚生。
委员会在建议于决定遗产承继权时无须理会非婚生的影响时，是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特别是其中所规定人不应由于社会来源或出生而受到歧视。
香港的承继法律复杂之处在于有关的法例普遍源自英国，但对于中国习俗法例亦赋予一定的法定承认。因此，如果夫妾关系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前缔结的亦会获得承认。
有关夫妾关系的规则很复杂，在某些方面亦不合常理的，委员会建议应作修订。
中国习俗法例在某一方面完全取代了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的运作，对于未获新界条例豁免的新界土地的无遗嘱死亡承继，仍受中国习俗法约束。
中国习俗法喜欢将家产传给男子孙，而女子孙则无承继权。
委员会认为在这方保留中国习俗法于理不合，因而建议废除此规定而应用无遗嘱者遗产条例。
而如果全面废除习俗法被认为不能接受，则委员会建议最低限度应将有关法例修订，以使其运用只限于新界未获豁免的土地，亦即只限于以中国氏族、家族、堂或祖的名义持有或为他们的利益而持有的土地，遇到无遗嘱死亡时，以其他名义或方持有的土地将根据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内的一般条款加以转移。
遗嘱条例依据一个原则，就是立遗嘱者有自由将其财产分配予他喜欢的人，但这项自由分配遗产的原则有时会导致受立遗嘱者供养的人得不到足够的生活费。
遗属生活费条例授予法庭司法权，在受立遗嘱人供养的人士未获得合理的生活费时，可干预立遗嘱人明确的遗嘱意愿。
该条例亦适用于死者未立遗嘱以及以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的条款决定遗产分配的情况，以避免在某些事件中的难题。
现行条例将有权提出生活费声请者的类别限于死者的配偶、婚生的未婚女儿、婚生的未成年儿子、身体或精神不健全的婚生成年儿子、死者生前主要靠其供养的父母。
这些类别显然十分有限，因而委员会建议将有权提出声请的资格大幅放宽。
为顾及那些非死者直属家人的合法声请，委员会建议增列一类有权申请人士，即在死者死前受其供养的任何人士。
现时，在遗属生活费诉讼中，法庭只有权下令拨付生活费，而不可以下令拨付一笔资本金。
为增加法庭的灵活性，委员会建议将法庭的权力扩大，使与法庭在婚姻诉讼中颁令判给生活金的权力相近。
委员会亦建议应详细列出法庭在考虑遗属生活费申请时须顾及的事项。
由于立遗嘱人可能作出某些财政安排以使到任何在他死后提出的申请徒劳无功，委员会建议应制定项防止逃避规定。这样可赋予法庭若干权力，将那些目的在逃避遗属生活费申请的交易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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